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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访谈·
编者按:中国海洋史学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研究中国海









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 年)出版。这部 10 卷本、300 万字的学术成果引起
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您能否谈一谈这套书背后的故事。
杨:2010 年 1 月，在我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
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开题报告期间，教育部社科司的领导和评审专家希望我做一个
长远的、宏观的规划，出一个精华本，一个多卷本，一个普及本。当时我就把它作为
厦门大学海洋史研究团队的 5 年奋斗目标，其中一个多卷本，就是您提到的这套 10
卷本《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多卷本的写作属于这个攻关项目的基础研究，也是
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实际上，这套 10 卷本是我主编 《海洋与中国丛书》和 《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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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史学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2017 年 7 月召开的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会进行讨论，有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
一件是今年 1 月底我国正式申报 “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 “古泉州
(刺桐)史迹”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有望在明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海洋非物质文化有海洋人群的风俗、信仰，海洋文学与艺术，海洋技艺等。根据
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海洋相关的就有 30 多项。其中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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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航海图、见闻记载中都会有命名、标记，官方使节出访，或舰队巡洋也会有相关
记录，甚至勒石刻碑宣示主权。挖掘这些海洋历史，是当前我国主张海洋岛屿所有权的
重要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有关国际条约对归还我国海岛的规定，还有我
国政府管理海岛的各种行动，都直接表明我国对相关岛屿的所有权。我们亟须对这些海
洋历史进行研究，将研究成果展示于国际社会，消除误解，揭穿有关国家歪曲事实的阴
谋，赢得国际社会舆论支持，维护我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国与许多相邻国家的海域宽度不足四百海里，因此专属经济区多有重叠。但在
历史上没有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渔民可以自由到各地捕捞打鱼，为维护渔民的原有利
益，可以到传统渔区作业，这也需要我们通过海洋史学研究，提出相关依据，然后与
相邻国家协商，达成相应协定，以减少渔民损失，维护我国历史上一直享有的海洋权
益。可见，海洋史学研究可以为我国当前处理海洋纠纷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根据。
问:您是我国海洋史学的重要开拓者，有丰富的治史经验，最后请您为我们从事
海洋史学研究的年轻一辈，讲讲需要注意的问题。
杨:研究海洋史，要坐得住冷板凳，静得下心来，不要浮躁。首先，海洋史的资
料说多也多，很多资料埋藏在各种官方典籍、档案、地方史志、私家著述、笔记小说
和民间文献之中，也散见于海洋经济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文献之中，留存的海
洋文献估计有近亿字。但是，说少也少，第一是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
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留
下的文献是经过大陆文明的标准筛选过的，或是局外人用陆地的思维和言语描述解说
的，远非本来面目。第二是资料分散，缺乏全面搜集和整理，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
源，还有很大难度，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这就需要花大力气去梳理，利用新
材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是近几十年来，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
航海新技术的运用，以及老一辈航海人的去世，大量民间航海文献保管不善而消失。
所以我们还要加大调查力度，加快收集民间文献。
年轻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不要跟风。不要急于求成，一项研究成果要经多次打磨，
这样它才有足够分量沉淀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海洋史学发展需要一代新人的崛起奋
斗，年轻一辈年富力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个事业中去，一起来耕耘。
(厦门大学历史系 朱勤滨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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